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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4月 11日，法国
米卢斯检察院通报，一名9岁男
童被亲生父亲锁在厢式货车内
长达近两年，最终因邻居听到车
内异响报警获救。目前男童已
送医救治，涉事父亲被刑事拘
留，面临绑架罪名的指控。

检方披露，案件发生在法国
东部上莱茵省的哈根巴赫村，4
月6日，一邻居途经一辆长期停
放的货车时，隐约听到车内传来
孩童的动静，察觉异常后报警。

接警后，警方迅速赶赴现
场，强制打开了货车车门。办案
人员发现，这名9岁男童全身赤
裸，以胎儿蜷缩的姿势躺在垃圾
堆上，身侧就是排泄物，全身上
下仅盖着一条薄毯。

检察官尼古拉·海茨在声明
中表示，男童因长期被迫保持坐
姿，已完全无法独立行走，同时
存在严重营养不良。此外，自
2024年被锁进车内起，孩子就
再也没有洗过澡。

据海茨介绍，涉事父亲向调
查人员供述，自己于2024年11
月将当时年仅7岁的儿子锁进
货车，声称此举是“为了保护孩
子”，理由是自己的伴侣想要把

孩子送进精神病院。
但检方调查发现，在孩子失

踪前，没有任何医疗记录能证明
其存在精神类疾病，相反，孩子
在校期间成绩一直很好。

获救后的男童告诉调查人
员，自己和父亲的伴侣长期存在
“很大的矛盾”，甚至觉得父亲把
自己锁起来“是别无选择”。

目前，涉事父亲已被警方拘
留，检方已对其作出绑架罪名的

初步指控。其伴侣向调查人员
否认知晓男童被锁在货车内，检
方以“拒不救助危难未成年人”
等相关罪名对其作出初步指控，
目前该女子已被释放，但需接受
司法监管。

此外，男童12岁的姐姐，以
及涉事女子10岁的女儿，均已
被移交至当地社会福利机构照
管。海茨表示，检方正进一步扩
大调查范围。 马斌

法国9岁男童被父亲锁货车近两年，获救时丧失行走能力

洗碗的工夫，孩子被刚
搬来20天的“好邻居”拐走

时钟拨回到2004年，为了
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钟
丁酉和妻子带着年仅1岁多的
钟彬，来到了广东惠州打拼。然
而就在当年最后一天的午后，意
外发生了。

那天，钟丁酉妻子进屋洗碗
再出来的工夫，原本在院里的钟
彬消失了。她连忙出门寻找，却从
老乡口中得知，钟彬坐上隔壁新
搬来租户的摩托车往前面小卖铺
去了。“那时候钟彬虽然只有一岁
半，但很喜欢坐摩托车。我们赶到
小卖铺，老板却说他们从小巷子
往外走了。”这便是往后10年里
钟丁酉获知儿子的最后去向。

在钟家夫妇的印象里，新邻
居虽然刚来二十天，但每天都会
互相打招呼，还经常带着老乡们
的孩子一块玩，“他看起来就是
地地道道的农民，穿着十分朴素，
最开始听到老乡的描述，一度以
为钟彬只是被带出去玩了。”直至
钟丁酉向警方报案后，警察打开
隔壁租户的房门，钟丁酉这才发
现，房间里除了一床被子，早已人
去楼空。他没想到，这个平日里的
“好邻居”，竟是人贩子。

2026年4月12日，扬子晚
报/紫牛新闻记者陪同钟彬父子
再次回到当年惠州的案发地，这
里早已物是人非，附近唯一一栋
留存的砖瓦房才让钟丁酉辨认出
这里。当初目击钟彬被张维平骑

摩托车带走的老板经营的小卖铺
也已经关门。“案发后，这里成为
我的伤心地，很快便搬离此处。”

钟彬被拐那一年，钟丁酉的
经济水平还算不错——他是乡
里第一个骑上摩托车的人。儿子
丢失后，一切都变了。钟彬的爷
爷在知道消息后，身体状况急转
直下，没两年便过世了。为寻子，
钟丁酉放弃了原本的稳定营生，
摩托车成了寻亲工具，几乎跑遍
广东的每个城市，又辗转去了浙
江、福建。他身无分文时只能打
零工凑路费，火车站、公园、桥洞
都睡过。一次因钱包证件被偷，
他只得在火车站边蜷缩过夜。

“梅姨”生活过的村庄，
与钟彬被卖地相距40公里

2016年，已寻子十余年的
钟丁酉才知道，当年那个看似老
实的“农民”邻居，名叫张维平。
“那天警方突然打电话给我，说
拐卖钟彬的人贩子抓到了。”张
维平以及同伙在法庭受审时，钟
丁酉作为受害人出席，“张维平
当庭供述说，钟彬通过‘梅姨’被
卖到了河源市紫金县附近。”虽
然并未说出具体位置，但这个地
名给钟丁酉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他和其他寻子家长自此长期驻
守在紫金县，发传单、访村落，钟
丁酉拿着当时公布的“梅姨”画
像前往紫金县当地，“见过的村
民都说有个女人很像。”

他们由此摸到了曾和“梅

姨”同居过的老汉家中，“当时这
个老汉50多岁，人看起来高高
瘦瘦的。”后来，钟丁酉曾多次前
往老汉家，每次都拎着牛奶水
果，只求能多获取一点信息。“老
汉说只知道‘梅姨’用的假身份，
她时常带不同的小孩回来暂住
几天，称是‘亲戚的孩子’。”

2023年，张维平被执行死
刑的前一天，得到消息的钟丁酉
在紫金县街头急得晕倒，“我的
钟彬还没找到，唯一的线索断
了，我怕儿子再也找不回来了。”

2026年4月12日，记者跟
随钟丁酉，前往广东河源市紫金
县，寻找“梅姨”曾经生活过的地
方。那是紫金县一个偏僻山村，
通往村里的山路蜿蜒曲折，一旦
拐错一个路口就很难找到。钟丁
酉时隔3年再次来到此处，仍在
各个村之间兜兜转转绕了一大
圈，才找到“梅姨”曾和村里一老
汉同居过的房屋。路上钟彬感
叹，“孩子被卖到这里怎么可能
跑得出去？”此地与县城相距不
过40公里左右。

记者看到，“梅姨”住过的是
一栋带院子的两层小白楼，楼上
楼下的窗户均装有防盗网。钟丁
酉推开尚未上锁的院门，里面的
房屋大门紧闭，多次敲门均无人
应答。“如果他在，我真的很希望
让这个老汉在‘梅姨案’开庭时
出庭作证。”老汉同村的邻居说，
老汉如今七十多岁，身体也不太
好，“梅姨”落网的这段时间，他
都没有住在村里。

钟彬初中时见过“梅姨”
画像和寻子启事

2024年中秋节的前一天，
钟丁酉接到了一个让他等待了
二十年的电话。警方通过视频连
线告诉他：“恭喜你，钟彬找到
了。”就在当天中午，他还曾打电
话给警官询问进展，对方说“还不
敢确认”。没想到几个小时后，惊
喜就来了。这个在寻子路上奔波
了二十年的父亲，终于确认他的
儿子还活着，而且就要回来了。

认亲那天，钟丁酉看着已经
长大成人的儿子，没有丝毫陌生
的感觉，“这模样一看就是我的
儿子。”钟彬记得，那天家人们将
他簇拥起来，父亲把他的手攥得
生疼，好像生怕他再消失。钟丁
酉说，盖新房时，他特意将最大
的房间留了下来，等钟彬回来
住。那盏为他留了近二十年的
灯，终于在团圆夜亮起。

回家后，钟彬才慢慢拼凑出
自己的人生。他从小被卖到了紫
金县，买家后来经历过离婚又重
组了家庭，他便被送到买家的亲
戚家。在钟彬念初中的时候，他
就听过“梅姨抓小孩”的传言，还
在校门口见到过“梅姨”的画像
和寻子启事，“但当时从没想到
我就是告示里要找的孩子。警方
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还
以为是诈骗。”

目前，钟彬回归原生家庭已
有近一年的时间。钟彬在家具
城工作，每个月的工资都会分一

半给父母，一起偿还他们当年寻
亲欠下的债务。他们一家人当
下的心愿很朴素：努力赚钱，还
清债务，买一辆能坐下六口人的
小车，把日子越过越稳。钟彬还
主动加入寻亲宣传，直播、连线、
扩散信息。“我们家淋过雨，想为
还在寻亲的家庭撑一把伞。”

2026年3月21日，“梅姨”
谢某某落网，官方通报其对拐卖
儿童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钟彬
比父亲早10分钟得知消息，一
度激动到呕吐，“我一直不敢相
信，我一度以为她已经不在了。”

钟彬说：“她改变了我的一
生，这份伤害这辈子忘不掉。”
若不是被拐，家庭不会破碎，父
母不必半生颠沛，他也不会在陌
生环境里长大，错过亲情近20
年。“若有机会当庭面对‘梅姨’，
我要直面她，质问她，把压在心
里的愤怒全部说出来。”

钟丁酉更直白：“我从心底盼
她早日伏法，我就能早一天把‘梅
姨’这两个字忘掉。”他希望“梅
姨”能坦白所有涉案线索，帮更多
家庭团圆，做最后一次好人。

钟彬父子的代理律师闻红
艳告诉记者，她将和钟彬父子于
4月13日与广东增城警方现场
沟通一下案件的进展，包括一些
流程上的问题。另一代理律师
欧阳一鹏表示，若案件能很快进
入审查起诉阶段，他会尽力保障
受害人的诉讼权益，“包括后续
能否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能
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受害人钟彬：初中时见过“梅姨”画像
记者回访案发现场，其被卖地点与“梅姨”呆过村庄相距不远

和申军良一样，“梅姨”这个名字，也是钟丁酉心头
绕不开的一根刺。他的儿子钟彬作为“梅姨案”中最后
两个被寻回的孩子之一，即使目前已经回归原生家庭，
但他们一家仍在承受着“梅姨”一伙人给他们带来的
痛苦，如今钟彬每个月工资的一半都会主动交给父亲
用于偿还寻亲时欠下的外债。4月12日，钟彬父子从
江西老家再次回到广东。作为该案的受害人之一，此
次他们父子聘请了律师，将向广东增城警方了解该案
的具体进展。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也奔赴广东，与
钟彬父子共同回到“梅姨”生活过的村庄，展开了深度
对话。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徐韶达 文/摄

钟丁酉再次回到案发地钟丁酉再次回到案发地

““梅姨梅姨””曾在此生活曾在此生活


